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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冰戀書櫃》















帕西‧詹姆士巴伯勒了勒馬的韁繩，看了看掛在樹上的年輕女孩。



看樣子像是剛剛被絞死的，從膚色來看，是一個墨西哥女孩，非常年輕，可能只有十六七歲。她有著一頭長長的黑髮，身材瘦小。



那兩個結實的乳頭頂起了帆布的衣服，稍稍的凸立著。



她的舌頭被勒得伸出了嘴巴，彷彿是在朝著他做著鬼臉。



劊子成功的讓絞死的程序顯得漫長而殘酷，她翻騰著、踢打著，在死亡到來之前，遭受了最大程度的痛苦。



快速的絞刑，特別是快速的絞死女士，因為顯然的原因非常的不受歡迎。



巴伯見過不少絞刑的執行，他自己也承認，用長長的落差一下拉斷脖子實在太便宜那些罪犯了。他們應該被懲罰，要想真正的實施這種懲罰，絞刑就必須緩慢的進行，這會讓觀眾滿意，同時也狠狠地懲治了罪犯。



巴伯下了馬，走到懸著的女屍跟前，抓住她的腿。



她的屍體還是溫的，但這種溫暖和有生命的體溫已經是兩回事了。



他把手放進了屍體的裙子裡，觸碰到了所有男人都想碰到的那塊樂園，猛然間，一股情慾湧上了心頭。



他忘情的在她的兩腿之間撫弄了好一會，抽回雙手的時候，巴伯知道，他想要操她！



至於她被絞死，是一具屍體，這已經不重要了。



「她為什麼被絞死？會是誰絞死了她？」



他想著。



西部的生活非常艱辛，他相信這個女孩一定做了很邪惡的事情，才讓她被這樣絞死。



他抬起頭，她掛在樹上的樣子很好看，脖子優雅的拉伸著，腦袋偏向一邊，他能清楚的看見麻繩在皮膚裡嵌入的深度。



刑場的方圓幾里都沒有人煙，這個時候不會有人來打擾。



在這片無際的西部草原上，巴伯已經追逐了莫頓匪幫好一陣子。



現在，他準備休息一下，先跟這個死了的婊子找點樂子，然後回到最近的城鎮上好好放鬆一下。



他本來應該花錢弄來威士忌和漂亮姑娘，可是現在，一個死去女人的屍體引起了他的興趣。



巴伯爬上了樹，用自己的獵刀割斷了繩子，女孩的屍體落到了地上。



他跳回到地面，走到屍體跟前，把女孩翻了身。



女孩的雙手被反綁著，巴伯把屍體抱到懷裡的時候，她的腦袋無力的向後仰著。



巴伯低下頭，開始舔著少女乾燥性感的嘴唇，親吻著她，吮吸著她的舌頭，這一切，是為了濕潤屍體的嘴巴，也是為了感受這少女芬芳的體香。



親吻的時候，女孩的脖子上還緊緊勒著繩索，他解開繩結，欣賞著繩子對她的脖子造成的傷害：



從女孩的喉嚨上方一直到耳朵下方，套索留下了一道黑色的瘀傷。



他能夠清楚的看見鼓脹的血管，可惜已經裡面的血液已經不再流動了。



巴伯解下了女孩襯衫的鈕扣，低頭吮吸著她那小巧而結實的乳房，享受著她那黃褐色肌膚的味道。



接著，他掀起女孩的裙子，把她的大腿拉直，解開裡面襯褲的扣子。



他的已經勃起了，他抓住挺立的肉棒，引導它進入了這個女孩神秘的花園。



他開始在她的身體裡抽動，女孩也隨著節奏抖動著……



即將射出的時候，他迅速拔出長長的肉棒，抓起女孩的頭髮，抬起她的腦袋，把不停顫抖的小弟弟插進她的雙唇。



他持續而有力把自己的精液灌進屍體的嘴巴，一直到精液漫溢而出。



射精完成的時候，巴伯把屍體的腦袋向後一拉，讓精液順著她的喉嚨流到身體裡。



休息了一會，巴伯低下腰穿上褲子。他在想是不是應該把她埋了，但是他太累了，挖掘墳墓可是一個苦差事，而且他沒有鐵掀。他只好決定就這樣離開，沒辦法，動物和禿鷲會吃掉她的血肉，留下一堆骨架。



巴伯騎上馬，向最近的小鎮飛馳而去。



他來到小鎮，進了當地的酒吧，在那裡他聽說有兩個年輕的姐妹因為偷馬，就會被絞死。巴伯於是打算拜訪一下當地的警長。



在警長的辦公地點，巴伯看見了那兩個女孩，她們坐在鐵欄杆的後面，顯得害怕而憤怒。



貝迪？



海倫和薩曼塔？



海倫的年紀太小，本不應該被絞死，但是偷馬在西部是非常嚴重的死刑犯罪。



當地的農民認為，只有絞死她們，才能真正起到警戒的作用。



「當這兩個漂亮脖子被拉起來的時候，想像那些圍觀者會怎麼表現吧。」



警長告訴巴伯。



「居民希望有一個值得紀念的漂亮的絞刑。」



「我敢用十美元打賭，她們肯定要尿褲子。」巴伯對警長說。



「我可不在乎聞她們的屎尿，」警長答道。



「我的工作就是確定她們被絞死，以後發生的其它事情就與我無關了。」



在絞刑的前一個夜晚，巴伯「疏通」了一下，絞刑之後，安排人把兩姐妹清洗乾淨並運到鎮外的一個穀倉裡。



第二天的清晨，姊妹倆被押送到城鎮廣場，那裡被人們圍得水洩不通，整家整家的人們跑來觀看死刑。



一邊掙扎，一邊咒罵，兩個女孩被押到絞架前，警長宣讀了她們的死刑判決。



劊子手就把套索套在她們的脖子上，警長看差不多是時候了，點頭示意，嘩啦一聲，活門打開了，兩個女孩被緊拉著脖子，懸在空中。



她們喉嚨裡汩汩的聲音被人群的呼吸和掌聲所淹沒。



兩個女孩在繩子上旋轉，瘋狂的踢腳；



她們的臉色由白變紅，逐漸變成了紫色；



她們的舌頭伸出，乳房激烈的顫抖著。而那些鎮民和附近的農民，以及他們的老婆孩子，卻在瘋狂的歡呼。



就像巴伯所說的，兩個女孩都失去了對膀胱和腸子的控制。



那些靠近絞架的人都湊過頭去，看著滴在地上的尿液和糞渣。



又經過了五分鐘的痙攣和抽搐，兩個女孩終於挺挺的死透了。



鎮上的醫生當場驗證並宣佈了兩人的死亡。



過了不久，屍體被放下，洗乾淨穿好衣服，送到鎮外的那座穀倉裡。



在那裡，巴伯幹了薩曼塔的屍體，而警長則和貝蒂做愛。



就在那個晚上，巴伯在旅館裡又夢見那個神秘的墨西哥女孩。



他親眼看著她的脖子上掛上繩子的一刻，看著她美麗的胳膊和大腿在顫搐著……



第二天他離開了這座城鎮，走向了沙漠，在路上碰見了一群人，準備絞死一個年輕的印第安少女。



「這真是一片發了瘋的土地！」



他一邊想，一邊跳下馬，急匆匆的走過去，準備欣賞行刑了……









《完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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